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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长安城绿化灾厄及其应对

贾志刚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对隋唐时期长安城绿化所遭遇的各种灾厄问题，运用相关正史、笔记、游记等史料进行

分析。研究发现，对长安城绿化树的破坏和冲击长安城绿化体系的因素既有风暴雨雪、冰冻虫害等

自然灾害，又有战争离乱、肆意妄为等人为损坏；在应对方面：负有绿化和维护专责的有虞部郎中、

京兆尹、司农寺上林署、京都苑总监、四面监、左右监使、金吾卫等部门；“有司”和有识之士通过对

长安城绿化树种选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槐树、榆树、柳树、杨树等树种方面，以及在隋唐宫苑内培

育起梨园、杏园、石榴园等果园，为长安城建设成了兼具观赏与食用价值的绿化体系；在与各种天灾

人祸的抗争中，隋唐人的环境意识和绿化自觉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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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绣长安多见于唐人诗文，或言“长安回望绣

成堆”［１］，或记“园林树木无闲地”［２］，或写“满城春

树雨”，或写“绝胜烟柳满皇都”，或写“绿槐十

二街”，或写“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３］，不胜枚

举。针对隋唐长安城的环境与绿化问题，已经积累

起了丰硕成果，如村上嘉实［４］、史念海［５］、李浩［６］、荣

新江［７］、朱玉麒［８］等研究了隋唐长安的王室庭园、林

园或建筑园林等［９］，也有学者关注唐长安的街道绿

化［１０１１］，罗桂环［１２］、翁俊雄［１３］、李令福［１４］、刘锡涛［１５］

等还就唐长安城的绿化进行专门研究［１６］，更有一批

从生态环境角度审视唐长安城的成果［１７２２］，但隋唐

长安绿化曾经遭遇何种劫难？城市绿化如何应对灾

难？各分管部门负有何责？唐人在选择绿化树种时

出现几次大的争议？前人研究成果未加措意，此类

问题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实际上，隋唐三百余年

间长安城的各种绿化树屡经考验，或遭遇天灾毁林，

或经历滥砍滥伐，这些绿化树的每一次劫后余生，既

是对城市管理制度的检验，也反映唐人绿化意识的

觉醒。有鉴于此，本文欲探讨古都绿化之成效和绿

化成果遭遇挑战时之对策，如能对认识长安历史有

些许帮助，足慰初衷，更不敢奢望资鉴于当代城市

绿化。

一、隋唐长安城绿化树屡经劫难

　　隋唐两代立都关中，努力经营长安的一个表现

就是不断完善城市绿化管理，长安城的绿化主要靠

各种树木来完成，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公私园林万木

竞秀，皇家禁苑林密果香。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特

殊情况，如遭遇战争、危机、天灾，或肆意妄为等原

因，就可能殃及城市绿化树，轻者满目凄凉，市容遭

到破坏，重者生态失衡，家园变成废墟。

第一，战争和危机对长安绿化树的破坏性巨大。

如隋末大业十三年（６１７）十月，李渊自太原起兵后



挥师入关，渡过黄河，兵临大兴城下，“诸军各于所

部营分角修功战之具，云梯竞耸，楼?争高，百道齐

来，千里并进。绕京竹木，歼于斯矣”［２３］。大兴城郊

附近之竹林树木被攻城之军士用来修造攻具，城外

之树因此而惨遭全歼尽伐。不幸的是，李渊部攻占

大兴城后，城内之树木也惨遭毒手，史载：“时草创

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刘）义节进

计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

采街衢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岁收数十万匹，立

可致也。’”①因为攻城正好是冬天，李渊所部数万人

的取暖和樵薪问题突出，结果刘义节自毁家园式的

建议竟然被李渊采纳，李渊因此而“大收其利”，渡

过危机，但唐军抱布贸树而大收其利的代价，就是大

兴城内街衢行道之树和苑内之林被用来樵采，因此，

大兴城内街衢和苑中之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树木在高
!

、宇文恺建城时种植，到李渊太原军

入城时仅仅３０多年，正是常见树木生长最佳时期，

其遮荫、表道、观赏等绿化美化作用也处于最佳状

态，惜毁于改朝换代的战争和入不敷出的危机。又

建中四年（７８３），唐德宗因泾原兵变出逃奉天，朱?

窃据长安城，“李子平请修攻具袭（李）怀光，取苑

中、六街大木为冲车”②。战乱中，叛军采伐长安六

街、禁苑之大树制造攻具，城中绿化树再次遭殃。到

唐末，京城屡遭战火，城内之树也渐次荡尽，唐末诗

人韦庄有《秦妇吟》一诗，其中有黄巢军破坏绿化树

的记载：“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２４］绿

化树的美丽无法打动乱兵叛将，杏园、御沟之树尽遭

无情摧残。又《南部新书》庚部记：“兴庆宫中九龙

池……池四岸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

兵寇已来，多被翦伐。”街道树、禁苑林最先受冲击，

最终宫廷园林之树也无以为存。战争不仅会造成家

破人亡，也会殃及草木，出现玉石俱焚的惨景，从这

个角度看，战争没有胜利者。

第二，自然灾害有时也会给长安城绿化带来灭

顶之灾。据史籍记载，影响长安城市绿化树木的灾

害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干旱灾害、洪

涝灾害、火灾等多种，但最多为雨雪风暴等气象灾

害，如开元二年（７１４），“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

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
!

所

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２５］。此言隋营建大

兴城时种植之树到开元二年的树龄是３００年，言过

其实，只不过１３０年左右。这些街树躲过了战争之

厄，幸免于危机之劫，却难逃风暴之灾。此次风灾的

后果很严重，街树受灾率达到七八成，属于毁灭性打

击。类似情况虽不多见但并非绝无仅有，如大和九

年（８３５）四月，“大风拔木万株……拔殿庭树三”③。

又广明元年（８８０）四月，“大风拔两京街树十二三，

东都长夏门内古槐，十拔七八”④。风灾对绿化树的

危害最大，尤其是枝繁叶茂的大树更容易被风吹倒，

特别是上百年的古槐最易受灾。检《隋书》、两《唐

书》，隋唐３２７年间京城有３３次大风拔木之记载，有

３次绿化树成灾率的统计，严重者成灾率达七八成，

其次是二三成，最轻的一次被吹掉上万株。另外，雷

电也防不胜防，如长庆二年（８２２），“大风震电，坠太

庙鸱吻，霹御史台树皆仆”⑤。雷电于树木之伤害，

通常是小范围成灾，但如此次导致御史台院之树皆

仆者，或许与雷电、大风相伴而生有关。

长安城的绿化树除了容易受风灾伤害外，雨灾、

雪灾、冰冻也极具破坏性，如《新唐书·五行志》记：

“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大雨雪，大木偃折。……

（贞元）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柿树多

死。”⑥雪灾及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冰冻对京城树木破

坏性强。又如《旧唐书·五行志》记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九月，“大雨兼雪，街衢禁苑树无风而摧折，连

根而拔者不知其数”⑦。据此可知此次致灾原因是

大雨兼雪，受灾范围是长安街衢和禁苑之树，当然可

能是统计者只关注二者，其他区域被选择性忽略，而

受灾程度只言不知其数，未讲具体受灾率，再检《新

唐书·五行志》记元和十五年九月，“大雨，树无风

而摧者十五六”⑧。从时间上判断，所记为同一次灾

害，后者记录了受灾程度，高达五六成，对长安城的

绿化树造成很大危害。

除上揭诸自然灾害以外，树木还经常性受到病

虫等生物灾害的威胁，如唐人有判文《对斫街树瘿

造枕判》：“通衢四会，奇树众郁，布夏叶以成帷，耸

云柯而似盖，日来月往，鸟剥虫穿，或雍肿而不材，未

施功于匠石，或轮而载瘿”⑨。就提到街衢之树受

鸟剥虫穿而畸形，只不过此种灾害的影响因记载不

多而无从深究。

第三，是肆意妄为的恶果，如有司滥用职权，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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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疏于管理，或人们的粗暴无知等，都曾经伤

害长安之绿化树。据唐人李肇《唐国史补》［２６］记载：

贞无中，度支欲斫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

栽小树。先符牒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

“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

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

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

之规。”①

度支以缓冲长安用材压力为幌子，意图砍伐两

京道旁槐树用以造车，所幸度支滥用职权之行为遭

到渭南县尉张造的驳回。张造之所以成功抵制砍伐

行道树之命令，有个人能据理力争的素质，也有受法

令支持的关系，因为度支决策违反了行道树不得随

意采伐的法令。

张造敢于以县尉轻微之职驳回权势部门的决

定，成为唐人坚守原则的楷模。但并不是每次砍伐

行道树都会受到抵制，如唐德宗贞元元年（７８５）因

修灞、等桥缺乏木材，于是敕令“取城内诸街枯死

槐树，充修灞、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②。

以长安城内诸街之槐树为原料修灞、等桥，虽有先

用枯死槐树之要求，还有随伐随栽之规定，但随意改

变城市绿化树的用途难免有饮鸩止渴的嫌疑。

让城市绿化树遭受不虞之斧的情况还有权贵阶

层的粗暴无知，如唐高宗开耀元年（６８１）：“（太平）

公主适薛氏，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燎炬相属，夹

路槐木多死。”③兴安门是大明宫最靠西的南门，直

南而行到宣阳坊要经过６坊６街，超过４千米④。唐

人在昏时举行婚礼，故迎亲队伍沿路大燃燎炬，因此

祸及夹路４千米长的街槐，一人的喜事变成了一城

人的灾难。

有司疏于管理也会给绿化树带来伤害，如唐代

宗时，长安城出现垦种街道的情况，广德元年

（７６３），“禁城内六街种植。二年二月，又诏禁之。

初，诸军、诸使以时艰岁俭，奏耕京城六街之地以供

刍，或谓非宜，乃罢之”⑤。因为物资供应不及时，京

城诸军就垦田于六街，由此而使街树受损多少，不得

而知，据《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二》记，

永泰二年（７６６）正月，“京兆尹黎干大发夫役种城内

六街树。是岁，不许京城内坊市侵街、筑墙、造舍，旧

者并毁之”。因为街树被垦田者砍伐，故才有重栽

之举，此次因耕垦而破坏行道树的教训，让唐政府认

识到不能因权宜之计而丢掉百年大计，故广德元年

（７６３）、二年、永泰二年（７６６）连续下诏禁止侵街坏

树，三令五审，显示其严重性。

综上所述，导致隋唐长安城绿化树失去绿化功

能的原因，除了树木老化被淘汰外，还被一些人为因

素、自然灾害因素所困绕，城市管理者不能仅满足于

坐享前人栽树的“荫凉”而止步不前，制度和法令建

设能降低绿化树的致灾程度，增强绿化意识也足以

防患于未然。

二、绿化树的管理者

　　都城长安绿化树的种植和管理有哪些部门负

责？在管理过程中如何各尽其职？隋唐人在保护、

维持和巩固既有绿化成果方面有何历史经验？这些

绿化树给当时长安带来什么好处？都是值得思考的

问题。

作为国际性大都会，唐都长安吸引众多胡商出

入其间，长安的美丽留给这些外来商人深刻印象，如

７世纪前半叶的拜占庭作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卡

塔在所著《历史》中就有提及，“据传说，亚历山大在

（距桃花石城）数英里远的地方又筑了另一城，蒙昧

人称这后一座城为库博丹（Ｋｈｏｕｂｄａｎ）”［２７］，葛承雍

经过研究认为库博丹是古希腊语对长安的称法，叙

利亚语是 Ｋｕｍｄａｎ（克姆丹），伊朗或阿拉伯语是

Ｋｈｕｍｄａｎ或 Ｋｈｕｎｄāｎ（胡姆丹）［２８］。外来旅行家特

别看好这座城市，“库姆丹城有两条大河流横贯其

中，大河两岸垂柏依依”［２９］。如果桃花石城指旧都

城［３０］，库博丹指大兴城，则二者相距数英里的记载

与中国传世文献基本相符。所记两条大河是指永安

渠和清明渠，还是别有所指？有待研究，但胡人对隋

大兴城垂柏依依的印象值得注意。又如《中国印度

见闻录》记一位阿拉伯商人在长安的见闻：

关于中国皇帝居住的京城胡姆丹，我们也

向伊本·瓦哈卜打听到一些消息，他告诉我们

说，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

把全城分成了两半，皇帝、宰相、禁军、最高判

官、宫廷宦官，以及皇家总管、奴婢都住在这条

大街右边的东区。……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

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笼的树木整然有

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在大街左边的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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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着庶民和高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

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帝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

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他当差的人，或骑马、或

步行，鱼贯似地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

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事情办完后），他

们立即返回，不到翌日清早，他们就不再来这个

街区了［３１］。

胡商不仅看到将全城分成东西两半的大街（朱

雀大街，笔者按），也看到既有货栈又有商店的市场

（西市，笔者按），更注意到沿街路旁葱笼的树木，让

这座城市增添了无限魅力，但他没有提及那些整然

有序的行道树由谁种植，归谁管理，这个问题也是了

解唐代长安市容市貌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探讨。

据汉文资料记载，唐前期负责京城种树的机构

有虞部郎中、京兆尹、司农寺上林署、京都苑总监和

四面监等。隋唐九寺诸监与六部相关诸司存在职责

互相牵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城市绿化树的管理上

也有体现，如《旧唐书》记尚书工部虞部郎中、员外

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

顿田猎之事。”①虞部职掌中有京城街巷种植树木和

京城草木薪炭等事务。而司农寺上林署令：“掌苑

囿园池之事，丞为之贰，凡植果树蔬，以供朝会祭

祀。”②二部门都有种植树木的职责，但虞部掌京城

街巷种植树木，也分管苑囿山泽，而上林署掌禁苑和

园林种植树木，二者存在职责交叉部分。实际上，禁

苑林木不仅有虞部、上林署管理，还有京都苑总监和

四面监，《旧唐书·职官志》记京都苑总监：“掌宫苑

内馆园池之事，副监为之贰，凡禽鱼果木，皆总而司

之。”京都苑四面监：“掌所管面苑内宫馆园池，与其

种植修葺之事。”③甚至《旧唐书·地理志》也记：

“禁苑，苑置四面监及总监，以掌种植。”④《长安志》

也记“苑中四面皆有监，南面长乐监、北面旧宅监、

东监、西监。分掌宫中植种及修葺园囿等事”⑤，都

证实苑总监和四面监以苑内种植为主职。不仅苑总

监和苑四面监负责苑内林木果木种植，内官六尚之

尚寝司苑，“掌园苑种植蔬”⑥，禁苑总监和苑四面

监在掌苑内种植树木是上下级关系，其与上林署和

内官司苑是各负其责的平行关系，虞部对于京城绿

化树木而言属于特殊部门，既管街道，也管苑内，但

只负责行政出令。综上所述，虞部、上林署、京城苑

总监、苑四面监、内官司苑等部门均有禁苑园林内种

植树木的职责。此外还应有一些使职负责其事，如

内诸使司有栽接使，《金石萃编》卷一一三《王文

墓志》：“改栽接使，公垦园树果，殖地生苗。”其职责

就是垦园树果。又唐高宗“遣宦者缘江徙异竹，欲

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⑦。此宦者就负责采异竹于

禁苑种植。再如“尚方监裴匪躬案诸苑，建言鬻果

蔬，储利佐公上”⑧。裴匪躬以尚方监而案禁苑，还

提出将禁苑剩余水果蔬菜出售的建议，也是使职差

遣盛行在绿化种植方面的表现。

而对于京城街道树木的管理又不同于禁苑，

除了上揭虞部掌管街道树木的出令外，还有其他

部门也在京城街道种植树木，如京兆尹、左右街

使、金吾卫等部门，也可问津京城街道树的种植与

采伐。关于京兆尹问津街树种植的记载有，代宗

永泰二年（７６６），“京兆尹黎干大发夫役种城内六
街树。是岁，不许京城内坊市侵街、筑墙、造舍”⑨。

作为京兆尹的黎干大规模种植街树，对恢复京城

的绿色市容和制定保护性法令发挥了重要作用，

说明京兆尹对街树不仅有管理权，还负有维护权。

大历二年（７６７）敕，“其种树裁植，如闻并已滋茂，
亦委李勉勾当处置，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损，并

诸桥道，亦须勾当”瑏瑠。其时李勉代替黎干任京兆

尹，前任所种之街树并已滋茂，其维护和管理权也

移交后任。唐德宗时，“街樾稀残，有司莳榆其空，

（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人所荫玩。悉易以槐，及槐

成而凑已亡，行人指树怀之”瑏瑡。吴凑之所以被人

怀念，是因为他选择槐树作为长安城街树，此事证

明京兆尹对街树的护理权既包括随缺随补，又包

括树种选择权，如吴凑的以槐易榆，张永禄认为槐

树适合关中环境，易于栽植生长，叶密荫浓［３２］；杨

鸿年认为槐既常见易植，且又质坚耐久［３３］。这些

观点都较中肯，但也忽略了树种统一在观赏度上

的要求，如果所缺之树种榆树，则会出现槐、榆共

生且不规则的情况，作为长安城六街之景观恐怕

是自乱其例，当然不足为取。

金吾卫的职责是维护京城治安，但也有保护树

木的任务，如唐阙名拟判文有《对斫街树瘿造枕

判》：“人有告木奇斫街树瘿，云拟将造枕进。金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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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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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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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长安志》卷六《宫室四·唐上》。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内官尚寝司苑。

《资治通鉴》卷二○三，永淳元年五月条。
《新唐书》卷一○三《苏良嗣传》。
《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二》。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新唐书》卷一五九《吴凑传》。



劾之。”①此虽为拟判，文中人名也可能是冒用，但所

判之事却未脱离社会实情，用来考察作判者是否文

优理通，从中可知惩罚斫街树者应归金吾卫处理。

前引贞元元年，“宜令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

街枯死槐树，充修灞、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

替”。京兆府采伐枯树、载种新树都需与金吾卫知

会。可知小到有人斫取树枝，大到有司采伐街树，都

应经金吾卫通过。

左、右街使也可插手京城的绿化树种植，如大和

九年（８３４）敕：“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

价折领于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其分析闻奏。”②虽

说左、右街使添补诸街树之经费还是由京兆府出，但

街树之添补权左、右街使可以染指，《新唐书·百官

志四》左右金吾卫条：“掌宫中、京城巡警，烽候、道

路、水草之宜。……左、右街使各一人……左、右街

使，掌分察六街徼巡。”③天宝之前，左右街使之职属

翊府中郎将，《唐六典》左右金吾卫条：“中郎将掌领

府属，以督京城内左、右六街昼夜巡警之事，左、右郎

将贰焉。”④京城内六街最初由金吾卫中郎将负责，

中唐以后代之以左、右街使。对于金吾卫属下左右

街使之职责，曾发生于唐人柳公绰身上的故事就是

很好的注脚，据《因话录》记：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将赴府上，有神策军小

将乘马不避，公于街中杖杀之。及因对扬，宪宗

正色诘公专杀之状。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则

之地，臣初受陛下奖擢，军中偏裨，跃马冲过，此

乃轻陛下典法，不独侮臣。臣杖无礼之人，不打

神策军将。’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

决，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

‘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将军奏；若在坊内，则左

右巡使奏。’上乃止［３４］。

据此可知，左、右街使分管左、右六街，左、右巡

使分管各坊之内，划界管理，各司其职。因为左、右

街使职在京城内六街，故左、右六街之街树维护、添

补、栽种由其兼管，也非常好理解。

不仅左、右街使有添补街树之职权，其他一些使

职也见类似现象，如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令两京

道路，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史郑审充使”⑤。此次

种植果树的范围此处仅记为两京道路，再检《旧唐

书·玄宗纪》《册府元龟》均为两京路及城中、苑内

种果树⑥。说明种树范围也包括长安城内和苑内。

凑巧的是，作为此次种植果树专使的郑审还有诗专

门记录此事，据郑审《奉使巡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

入秦，因咏歌》有：“春露条应弱，秋霜果定肥。影移

行子盖，香扑使臣衣。入径迷驰道，分行接禁

闱。”［３５］郑审以殿中侍御史充使巡检种果树事，诗中

讴歌的是“韶华满帝畿”和“千里树芳菲”，提及驰

道、禁闱、行子、使臣等内容，应证了以专使检校种植

果树，其范围包括京城内、禁苑内和两京路。

由此可见，各种树木成为锦绣长安的“花衣

裳”，而相关机构就成为长安树木的“护花使者”。

正是由于这些“有司”坚持有空则种、有缺则补，在

相关机构的通力合作下，长安一度成为身着美丽花

衣的“小姑娘”，其秀丽娇美，即使用上最丰富的想

象力和最绮丽的修饰语也毫不为过。

三、绿化树种类选择的几次争议

　　隋唐长安城的绿化屡经劫难，相关专职机构或

力挽狂澜，或亡羊补牢，努力维持绿化树的绿化功

能，我们注意到，修竹茂林不仅是优化长安城生态环

境的一个元素，也是认识隋唐人绿化意识的一种媒

介，特别是隋唐人对绿化树种的有意选择和为争取

更加绿化的树种争议，无不凸显古人改善生态环境

的自觉性。

隋代营建长安时，就开始栽种绿化树，最初选择

什么树呢？种种迹象显示可能是槐树。史载隋营大

兴城后栽街树时，有槐树不成行列，“（高）
!

每坐朝

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上

特命勿去，以示后人”⑦。有司想伐此槐树，是因为

其与其他街树不成行列，并非因为树的种类不统一。

此槐树到唐玄宗初年仍存在，《朝野佥载》记西京朝

堂北头有大槐树，“文皇帝（杨坚，笔者按）移长安

城，将作大匠高
!

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

去之。帝曰：‘高
!

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

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株根盘礴，与诸树不

同。”［２５］因为大槐树与营建者高
!

之关系，特别保留

了这棵不能成行成列的街树，说明大兴城街树的栽

种是有规划的，只有那些意义特别的树才能打破规

划。高
!

所栽槐树在 １３０年之后的玄宗先天时

（７１２）仍郁郁葱葱，但到开元二年（７１４）遭遇一场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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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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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卷四一《高
!

传》。



灾，结果“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
!

所植槐树，

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２５］。如前所述，这些槐树并

未达到３００年，而是１３０余年，这批槐树属于大兴城

营建工程中街道植树之内容，从而证明都城街道树

最初的选择是槐树。

由前揭可知，唐军初入长安曾有大规模“抱布

贸树”的行为，对长安城街树产生巨大破坏，此后，

唐人在重栽街道树时对树种有无变更呢？史载唐

代长安城街道两侧都有街树，可为行人提供遮荫

表道之功能，但最常见的树种是什么？自隋建大

兴城以来，官街夹路多种植槐树，故常有“绿槐十

二街”“槐衙”之说。如史载：“天街两畔槐树，俗

号为‘槐衙’。”［３６］说明唐长安城街树仍然以槐树

为主，但街道绿化用何树种也曾引起多次争议，如

德宗贞元十二年（６３８），“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

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

槐”①。当有司要以榆树补缺时，吴凑认为榆树不

适合京城九衢，最后仍以槐树补其空缺。实际上，

这是一次官街树种是用榆树还是槐树的争议，有

司主张用榆树，吴凑主张用槐树。长安百姓也有

自己的看法，史载：“及槐成而（吴）凑已亡，行人指

树怀之。”（前已引），睹物思人即见槐而思念槐树

的提议者和种植者，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此事

说明唐代长安城官街多用槐树绿化，但既然有司

最初种榆树，也证明在不少人看来，榆树也是绿化

树的一种选择。据《太平广记》记窦硋在长安经营

木材的故事：“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硋扫聚得斛

余，……付与（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袋子

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

两车矣。”②长安在五月时榆荚多，秋冬之际槐子

多，从窦硋所得榆荚斛余和槐子两车来比较，槐子

更多些，能否说明唐代长安城内槐树多于榆树，也

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但至少能说明榆树和槐树

都是长安城内常见的树种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槐树、榆树外，也出现街槐巷柳的说法，说

明绿化树在主要树种外，还存在一些杂树，如柳树、

杨树、果树、梧桐树、松树、柿树、竹树、棘树等。

柳树之例据《中朝故事》记：“曲江池畔多柳，号

为‘柳衙’，意谓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不仅曲江多

柳，兴庆宫柳树也多，前引《南部新书》记兴庆宫之

九龙池：“池四岸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

之。”在兴庆宫九龙池岸柳树还多于槐榆。不仅兴

庆宫有柳树，太极宫内柳树也常见，如唐太宗贞观二

十年（６４６），“宴五品已上于飞霜殿。其殿在玄武门

北，因地形高敞，层阁三城，轩栏相注。又引水为洁

渌池，树白杨槐柳，与阴相接，以涤炎暑焉”③。在洁

渌池畔有白杨、槐树、柳树，据此可知，唐长安城内曲

江池畔、九龙池岸、洁渌池畔多种植柳树，似乎池畔

多柳形成一道风景，特别是灞桥柳甚至成为一种文

化象征，唐人出城送别到灞桥而分，逐渐形成折柳相

送的现象。

杨树在长安城内也多见，前引太极宫内洁渌池

畔也有白杨和槐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最为著名

者是梁孝仁和契絆何力之例，史载：“司稼卿梁孝

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絆何

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

‘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

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

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树

梧桐也。”［３７］蓬莱宫后改称大明宫，司农卿高宗时曾

改名司稼卿。司农寺上林署掌苑囿园池种植果树蔬

菜之事，而司农卿亲自主持显然有加重其事的意思，

自不必论。梁孝仁先种白杨于大明宫中，除了自己

认为易长速荫之原因外，还因为原来太极宫内就有

白杨树（见上引洁渌池畔），但经契絆何力的提醒

后，全部改种梧桐树。此事也见于出土墓志记载，如

《唐契絆通墓志》：“时有司修蓬莱宫，树以白杨，烈

公吟古诗以讽主事者。”［３８］虽然最终以梧桐树取代

了白杨树，但白杨树也曾给长安城带来绿荫和美丽。

这又是一次绿化树种的争议，只不过其范围既不是

全城，也不是六街，而是大明宫城内，争议是在白杨

树和梧桐树之间展开，显示了唐人绿化意识的自觉

程度提高。

松树在长安城里也能见到影子，据宋人叶梦得

记大明宫有松树：“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殿

门外复有药树。”［３９］知宣政殿庭内都种松树，门外有

药树。另外，长安城内私家宅第也见松树，如，“段

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中使仇

士良水矶亭子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④。此

处以皮不起鳞之松树为异事，也说明唐代公私均有

以松树为绿化树的情况。

柿树在长安城的分布也不分公私，宫中有柿林

院⑤，而慈恩寺每年秋天常聚柿叶数屋，唐人郑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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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

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①。正是慈恩寺的柿叶成就

了郑虔的三绝：书、画、诗。是否柿树成林才有柿林

院之名，不好遽断，但肯定有大量柿树才会有柿叶

数屋。

梧桐树前面已经提到梁孝仁听取契絆何力的建

议用梧桐树替代了宫中白杨树，不仅宫中有，皇城官

署也可见到梧桐，贞元三年（７８７），“中书省梧桐树

有鹊以泥为巢”②。关中之梧桐早在前秦就大量种

植，苻坚曾因为有谣曰：凤凰凤凰止阿房，认为“凤

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

阿房城”③，可见梧桐树在隋唐之前就广泛分布于长

安附近。

长安城内也偶有竹林，如《新唐书》卷三六《五

行志》记：“（贞元）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

柿树多死。”因为大雪天寒，导致京城内竹林、柏树、

柿树大面积冻死，证明这些树在长安还是比较普遍

的。唐高宗时，“遣宦者缘江徙异竹，欲植苑中，宦

者科舟载竹”④。专门有人从长江流域寻找异竹移

植苑中，禁苑内应该有竹林存在。不仅禁苑内有竹

林，尚书省也有，如《启颜录》记尚书仆射和兵部选

人裴略的对话，“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

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

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⑤。温彦

博以竹即景发问，裴略则借竹以谏，都基于对竹子的

熟悉。另外，也有私宅种竹，如李晟家就有竹林，

“李晟大安园多竹，复有飞语者，云晟伏兵大安

亭”⑥。能让人有伏兵之猜测，李晟家竹林之大可想

而知。由此可知，长安城禁苑内、宫城、皇城内，甚至

于不少私宅内都喜种竹子。

棘木在皇城九寺衙署多见，《唐语林》记：“九寺

皆树棘木，大理则于棘木下讯鞫其罪。”［４０］唐代大理

寺有“棘署”之称。

此外，长安城内果树也很普及，前引唐玄宗开元

二十八年（７４０）诏令，“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

树。”此诏反映出唐人绿化思路的多样化，又是一次

绿化树选择什么树种的尝试。既然绿化树不以用材

为主，用果树完成绿化，就是将树之赏心悦目功能和

春华秋实功能合而为一，突出了一树多用。但两京

路旁种什么，城中和苑内又种什么果树，都未记录，

给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实际上，唐人可选用果树

的树种范围很大，因为很多种果树受到唐人喜爱。

第一，唐长安种植较多的果树有桃树、杏树、李

树、梨树、枣树、林檎、桑树等。如“延载元年九月，

内出梨华一枝示宰相。……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桃

杏华。……广明元年冬，桃李华”⑦。冬天长安城有

梨、桃、李、杏开花的纪录。史载长安城附近有哀家

梨品质优于他种梨。桃树者又见于刘禹锡《元和十

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

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４１］玄都观里有千树之

桃，惜刘禹锡之意不在桃树上。长安也见枣树，如

“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馆门下东西有

枣树七十四株，无杂树”⑧。史馆门前枣树成林，不

杂他树。林檎也常有，如唐人郑常《洽闻记》载永徽

中，有人进献奇果，“（纪王李慎）贡于高宗。以为朱

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谓之联珠果，种于苑中。西域

老僧见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亦

号此果为文林郎果，俗云频婆果。河东亦多林檎，秦

中亦不少，河西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⑨。

不管移植于苑中的是称朱奈、林檎、联珠果，还是文

林果，俗称为频婆果值得注意，这种果树与现今之苹

果是什么关系？其树是先于苑中种植，还是先于秦

中种植？也颇耐人寻味，但林檎在唐时长安城内就

有种植是没问题的。

第二，周边政权多以奇果异树进献，扩大了可选

择的范围。如唐太宗移植高昌葡萄树于苑内，“及

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

损益造酒”瑏瑠。不仅种葡萄树于禁苑内，也将各种异

树奇果植于苑内，如“摩伽国献菩提树，一名波罗，

叶似白杨。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

金桃”。实际上，康国除了献金桃外，还有银桃，“致

金桃、银桃，诏令植苑中”瑏瑡。康国所献金桃、银桃，

专门令人植于禁苑。《南部新书》丙部记：“天宝中，

内种甘子，结实凡一百五十颗。”甘子虽不是别国进

献，但也属于自南方移植的试栽，可知隋唐宫苑中往

往成为皇帝或宫廷果树种植的试验区。

第三，隋唐宫苑范围内本来就多有果树、果园分

布其中。见于史书记载者如樱桃园、葡萄园、梨园、

杏园、石榴园、荔枝园、桃园、药园等。如元人骆天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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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唐实录》记：“中宗游樱桃园，令五品已上尝樱

桃。”［４２］此樱桃园在何处，并未提及，据《资治通鉴》

记：“上游芳林园，命公卿马上摘樱桃。”①可能此樱

桃园就在芳林园内。骆天骧转引《景龙文馆记》：

“中宗召近臣骑马入樱桃园，马上口摘樱桃，遂宴东

葡萄园，奏以官乐。”［４２］中宗君臣先骑马入樱桃园，

才有马上口摘樱桃之戏乐，然后又在东葡萄园宴乐，

故樱桃园与葡萄园并非是一园，可能位置比较接近。

但有东葡萄园，是否还有西葡萄园，就不得而知了。

果树成林既创造优美景色，也提供甜美果实，作为造

园成景的选择，也可作为护路荫城的尝试。

长安之梨园有几处，难得其详，但因为玄宗经常

于其中按乐、合乐，而成为宫廷乐人常住之地，这些

乐人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而梨园逐渐演化成一种

艺术象征。但最初应该是果园，如唐中宗时，“春幸

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厉，夏宴蒲萄园，赐

朱樱”②。梨园与葡萄园对举，春和夏并提，其用意

在于突出不同的树种和景观。

杏园也名噪长安，因为新科举子在杏园举行一

系列活动，故杏园逐渐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也成为

一种文化符号。但杏园能够受到新科举子的青睐，

也与多树成景有关，如刘禹锡《杏园联句》有“杏园

千树欲随风”之句［４１］，可知杏园也是因树成园，因园

成景，因景成典。

其他果树成园者尚有石榴园，甘露之变就是以

金吾卫左仗舍石榴树有甘露为由，可知石榴树在宫

廷中多见。白居易诗：“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

红夹路。”③写石榴花沿商山路夹路开放。元稹诗：

“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４３］但此石榴

园在何处，难知其详。二诗提及石榴树作行道树、造

园之事。仆固怀恩曾与史朝义兵大战于石榴园④，

此石榴园应该是专门种植石榴的果园，证明石榴树

可以用来绿化。

荔枝园，京城附近也种荔枝，如华清宫内就有荔

枝园，“荔枝园：在绣岭下，栽荔枝成园”［４２］。但此园

能否结出荔枝或果实品质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桃园，在禁苑中，也称桃花园，唐中宗景龙四年，

“游宴桃花园”⑤，此桃花园中还有桃园亭⑥，禁苑总

监和苑四面监多以种植果树为职责，可能与果园比

较集中有关，桃园也应在其中。

药园，长安城内还有药园，一为太医署之药园，

一为尚药局之内药院，其中太医署之药园规模最大，

“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⑦。其药“随近山泽

有药草之处，采掘种之；土无其物而种得生者，令所

有之州送子种莳。犁牛、人力，司农寺给”［４４］。择药

园生收采诸药，所采之药多为草本，但也不排除木本

之药，如前揭宣政门外之药树就是木本，但不知是什

么树。

由此可知，京城内外果树种植逐渐形成园林化，

出现梨园、杏园、葡萄园、樱桃园、石榴园、荔枝园、桃

园、药园等名称，这些树种都可作为唐长安城绿化树

中果树的选项。

四、结语

　　隋唐长安城的绿化虽然成绩突出，但也遇到来

自各方面的挑战，风霜雨雪、鸟剥虫穿等自然灾害，

战争离乱、肆意妄为等人为破坏，都曾冲击长安城的

绿化体系。面对各种冲击，负有绿化和维护专责的

“有司”或力挽狂澜，或亡羊补牢，为锦绣长安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在应对天灾人祸和维持绿化树的

绿化美化功能过程中，隋唐人的环境意识和绿化自

觉得到提高，集中体现在隋唐人对京城绿化树种的

几次争议中，绿化树的基本功能是生态保护，在此大

前提下，选择更加适当的树种，既是更好发挥绿化树

保护环境的要求，也是生态意识和绿化自觉进步的

表现，值得我们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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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Ｍ］．西安：西北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

［７］ 荣新江．隋唐长安的寺观与环境［Ｊ］．唐研究，２００９

（１５）：３２１．

［８］ 朱玉麒．唐代长安建筑园林及其文学表现［Ｃ］．／／佚

８

贾志刚：隋唐长安城绿化灾厄及其应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睿宗景云元年四月条。

《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李适传》。
《白居易集》卷十二《感伤四·山石榴，寄元九》。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景龙四年三月条。

《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三苑》：“桃园亭”徐松注曰：“去宫城

四里，按《旧纪》：景龙四年宴桃花园，疑即此园。”。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医署条。



名．传薪集：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研究集刊

之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７１４３．

［９］ 耿占军．唐代长安城园林的分布及其功效》［Ｃ］／／史

念海．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２６５２７５．

［１０］ 亿里．唐长安街道的绿化［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１９９３（３）：１１４．

［１１］ 张永禄．唐都长安［Ｍ］．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２］ 罗桂环．唐代长安城绿化初探［Ｊ］．人文杂志，１９８５

（３）：９３９６．

［１３］ 翁俊雄．唐代植树造林述略［Ｊ］．北京师院学报，１９８４

（３）：５６５９．

［１４］ 李令福．唐都长安的绿化［Ｃ］／／中国古都学会．中国

古都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１）：

１７３１８０．

［１５］ 刘锡涛．唐都长安的绿化［Ｊ］．丝绸之路，１９９６（３）：

３０３１．

［１６］ 何启泽．唐代长安城道路绿化初探［Ｊ］．中国园林，

１９８９（２）：２６２７．

［１７］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Ｊ］．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１９９８（１）：１１８．

［１８］ 史念海．隋唐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及与人为作用的关

系［Ｊ］．历史研究，１９９０（１）：５１６３．

［１９］ 马正林．唐长安城风景区的地理特征［Ｊ］．陕西师大

学报，１９８０（４）：６３６８．

［２０］ 李孝聪．书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汉唐长安与关中

平原［Ｊ］．唐研究，２００１（７）：５４６５５４．

［２１］ 龚胜生．唐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Ｊ］．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１（３）：１３７１４３

［２２］ 贾志刚．唐代长安木材供给模式刍议［Ｊ］．陕西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４２（１）：１２５１３１．

［２３］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Ｍ］．李季平，李锡厚，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４］ 陈寅恪．寒柳堂集［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２５］ 张?．朝野佥载［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６］ 李肇．唐国史补［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７．

［２７］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Ｍ］．耿癉，

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２８］ 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Ｍ］．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６．

［２９］ 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Ｍ］．考迪埃，

修订．张绪山，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３０］ 朱振宏．隋唐政治、制度与对外关系［Ｍ］．台北：文津

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１０．

［３１］ 佚名．中国印度见闻录［Ｍ］．穆根来，汶江，黄倬汉，

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３２］ 张永禄．唐都长安［Ｍ］．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３］ 杨鸿年．隋唐两京考［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３４］ 赵瞞．因话录［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７．

［３５］ 李窻．文苑英华［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

［３６］ 徐松，张穆．唐两京城坊考［Ｍ］．方严，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５．

［３７］ 刘輖．隋唐嘉话［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３８］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Ｍ］．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９］ 叶梦得．石林燕语［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４０］ 王谠．唐语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４１］ 刘禹锡．刘禹锡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４２］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Ｍ］．黄永年，点校．西安：三秦出

版社，２００６．

［４３］ 元稹．元稹集［Ｍ］．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４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

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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